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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山的相遇，恰似人与人的相逢
□温涛

只顾攀登不问高
□张庆余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我在嘉祥
三中读书时，因作文写得好，经常受到
老师的表扬。随之，便产生了一个要当
作家的梦。

那个年代，我们的初中语文课本
里几乎每册都有鲁迅的文章，不知不
觉，我心里竟然冒出了一个狂想，且写
在了日记本上，曰：“鲁迅生长在黑暗
的旧社会，能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我生
长在光明的新中国，条件比他优越几
百倍，难道就不能成为文学家吗！？”

抱负如此之高之大，使我觉得“文
学之山”既神圣又不难攀登。于是，我
沿着我心中的这座“山”，痴痴地攀
登起来。除了老师布置的作文按时完
成之外，我还建立了一个“课外创作
本”，每星期至少写两篇七八百字的文
章。

正当我雄心勃勃地“爬大山”时，
“文革”的浪潮扑向校园，同学中除几

个“根正苗红”且“表现出色”的被推荐
上高中之外，其余的全部回乡务农，我
就是务农队伍中的一员。

眼看“文学梦”就要破灭，我不愿
就此“善罢甘休”，便“抄近路”出
发——— 给县广播站投稿。投了几次之
后，终究有一次投中了，并且在播送
我的稿件时还念了我的名字，我当时
别提有多高兴了。打那以后，我投稿
的热情一发而不可收。或许是“村中无
大树，茄子称大王”吧，那个时期因为
我们公社没有写稿的，我这个“写稿
迷”也就在当地有了名气，1975年夏被
公社从村里抽调过去，作为一名拿低
工资、买工分的“半脱产干部”使用。自
此，我“两条腿走路”——— 明里搞新闻
报道，暗中加班搞点儿文学创作。这
样能在报刊杂志上断断续续地发表点
儿散文、小小说、民间故事、诗歌之
类，算是“爬山”没止步。

我命运不佳——— 在公社(后改乡
镇)干了不少年，因非公务员，1999年乡
镇机构改革中成为下岗分流对象。但

“天无绝人之路”，我不久又在县新闻
部门找到了一个很理想的“差使”———
成为一名县级新闻记者兼编辑。此时
的我，倍感精力充沛，直觉到了创作盛
期。于是，我加快了“爬山”的脚步，增
加了创作的门类。除了继续写些小小
说(包括近年来兴起的绝句小说)，还创
作了不少曲艺作品。除在当地文化刊
物上发表了根据宗圣曾子的传说故事
改编的十二集戏曲《南武山下》之外，
还在省级刊物上发表了山东琴书《打
工返乡事一桩》、《美德少年感世人》、
小戏曲《亲家会》等；在国家级刊物上
也发表了多篇作品。

文学之“山”，到底有多高，我不晓
得，也不过问，只相信“有一份付出，就
会有一份回报”。

老娘晚年拿起笔

对这个社会的责任，是俺的老娘
心中的一座山。晚年的老娘，拿起了
笔，作起文来。对社会有益的事，多
做。这话，娘老说，老说。

1935年12月30日，娘生在一个农
民家，村子叫临清县康盛庄乡兴安集
村。娘打小去她的姥娘家住，村子叫
侯寨子。这是个闻名鲁西北的抗日堡
垒村，曾让汉奸日寇闻风丧胆。她的
舅舅们闹起革命来，不怕牺牲，不怕
掉脑袋。这样的氛围，让娘比同龄人
成熟了些。小小年纪，做大人的事，送
信递情报，让去就去，从不误事。她的
舅舅们都疼爱这个叫平的外甥女。二
舅更是，二舅叫梁冠瑞，一个对革命
掏心掏肺的游击队长。后来，二舅供
娘去念书学文化。那个时候，当爹娘
的极少让闺女上学堂。二舅供娘念到
高小，识字的娘后来考成了公家的
人。娘为公家做事是和数字打交道。
退休后，娘很关注公家的事。

娘第一篇文字写于2013年10月12
日。三页信纸，让晋捎给俺。晋是俺的
外甥。和俺在同一个城市做事。晋说
他姥娘写的是对过去的回忆。

俺当时没立马细看。心想：这可
不是个轻省活儿。码字作文难老鼻子
了。娘只有高小文化，都快80岁了，而
且平时又很少动笔，尤其写的又是70
多年前的事，多不容易啊！能写成句
就不错了。俺心里嘀咕着。该干吗干
吗去了。

过了好几天，当俺有一搭无一搭
地浏览娘写的文字时，汗颜自责的情
绪袭上心头，除了惭愧得无地自容
外，还有惊喜和佩服。娘写的文字竟
然那么通顺，思维非常有条理，一气
呵成，读来舒服极了。那文字，字里行
间既有对她的二舅梁冠瑞的敬佩和
怀念，也有对残暴凶恶的鬼子屠杀手
无寸铁的老百姓的愤恨和谴责。俺意
识到，娘是蘸着感情写的。

为了完成娘她老人家的心愿，让
更多的人了解过去那些事，知道今天
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珍惜它，保护
它，俺虔诚地为娘梳理着那文字，特
认真。

其实，也只是删改了一个句子
(就是这个句子后来也遭到她老人家
的抗议)，再就是加了个题目。2014年6
月17日，这篇文字以《那年闹鬼子》为
题在晚报发表。连身边的年轻人都说
有感触。

娘几次说，不写了，写一次哭一
次。俺听了，心疼。俺没劝娘写，也没
劝娘不写。俺想，娘想写就写，不想写
就不写。只要娘觉得有兴趣。

娘陆陆续续地写了。2013年12月6
日《四舅负伤》、2014年2月20日《父亲
的生意》、2014年3月29日《地下党员老
梁》、2014年5月16日《四八年三月初
八》。题目是俺加的。

娘晚年，用笔对这个社会做了件
有益的事。2014年9月26日。中共山东
省委宣传部山东省作协发的证书中
的张秀兰，是俺娘亲。

俺对娘，高山仰止。

□庞洪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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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征文预告】 离 家

命题嘉宾：宋遂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命题说明：“总要去陌生的地方遇见陌生的人/总要遇见巨大的/空旷/我怎么能告诉你/我在这巨大的空旷里想起你/而低声哭泣”，诗人洗炼的语言，写

不尽亘古不变的离家愁绪。你是否有过离家的经历，前路未卜之惑，故国乡土之思，骨肉亲人之念，或踌躇满志，或戚戚心满怀……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征文要求：1000字以内，文体不限。请附上个人的姓名、职业。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 投稿邮箱：qlwbxz@163 .com

三十多年前，我从企业调入机关，
总想成就点事业。在碌碌无为的日子
里，我接触到一种新兴的设备——— 双金
属带锯，这种设备是发达国家刚刚推
广、我国刚刚仿制的。我凭着在机械行
业几十年的阅历，认定这不单纯是一种
工业产品，而是金属切断技术的一场革
命，它会促使现有的切断设备全部淘
汰，社会效益巨大。但是环顾省内外的
行业动态，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我很为自己发现的商机而振奋，思忖再
三，决定把推广这种节材、节能、高效的
新型产品当做有生之年的攀登目标。

怀揣着这份激情，我毅然在50岁那
年离开令人羡慕的局级机关，去完成这
项“登山”使命。

起步的艰难可想而知，但是我没有
动摇，我把带锯的优势写成宣传材料，
根据全省电话号码簿提供的地址，寄往
一家家工厂企业，最多时一个月发出200
多封信。我还利用自己的文化特长，办

了一份《山东锯业通讯》，广泛散发，并
刊登征稿启事，让刚刚使用带锯的厂家
现身说法，一经刊用便寄发稿费。

我把一张很大的山东地图挂在墙
上，上方写着：“誓把带锯红旗插遍全省
各地市”，每去一地推广成功，就把一面
小红旗插上去，我雄心勃勃地奔走在山
东大地上，地图上红旗越插越多，甚至
连周边省份也被我“占领”了，那种攻城
略地的胜利喜悦，让我早就把推广过程
的酸辛丢在脑后了。

我的做法被朋友们传开，电视台的
贾爱民编辑闻讯登门，了解情况，随后，
邀请我参加《从头再来》访谈栏目的录
制。那天，我平生第一次当了电视嘉宾，
与主持人白海面对面对话，说到精彩
处，录制大厅的观众席上响起阵阵掌
声。这期节目播出后，反响很大。

有辛劳就有收获，带锯逐渐在各地
普及，我所开创的“锯业”也吸引了更多
的从业人员，原定目标已经实现了。回

眸一望，以往的记忆常常是只鳞片羽，
甚至空白一片，我意识到任何新兴事物
红火之后都会被时间的沙砾掩埋，我有
责任写出这段历史。

文化催生了激情，激情给我继续攀
登的动力。于是我又开始动笔写书，经
过一年多的广征博引，《我和带锯二十
年》这本5万多字的书出版了，她记载了
国内外带锯发展史和我在山东捷
足先登的快乐与艰辛。这本书成
为我国带锯业第一本读物，很快
在行业中传开。有家外企来信一
次要100本，他们说要把这本书当
做员工入门教材，让员工学习书
中那种不达目标不罢休的执着精
神，要把书中洋溢着的那分激情
灌输到员工身上。

如今我已经70多岁了，回首往
事，感慨万千，我满怀激情，登上
了心中的大山，开创出丰富多彩
的人生，此生无悔矣！

激情，助我登上人生那座山
□韩庆祥

最早对山的认识，是小时候爸爸
妈妈说“上山”。

在老家，到地里干农活，不说下
地干活，而多是说“上山”。

其实那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山，
而是典型的胶东丘陵，没有山的高大
与险峻，海拔并不高，只是敦厚缓和
地相续、绵延。丘陵之间是山沟、水库
或者洼地，高处的土地是顺着丘陵一
层一层地开出来的，通常相对贫瘠，
浇水不便利，大多是靠天吃饭。祖祖
辈辈都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辛勤耕耘，
上山基本是劳作的同义词。

除了丘陵，家乡也有真正的山，
主要是花岗岩。老家招远盛产黄金，
金矿就藏在老家北面那些远山里面，
村里至今还有人去做矿工，干的是最
繁重的挖运矿石的体力活。高考结束
后，曾经与一帮好友，骑车几十里去
玩过，矿洞没下去过，但见过挖矿的
小火车，据说还是当年日本人留下
的，矿洞口夏天都呼呼地冒凉气。

目之所及的远山，对于那时的
我，基本也是最遥远的所在。

那些黛青的山影，与云朵、朝霞、
晚霞辉映着。我经常站在村头的高
处，望着这些山，想象着山外的世界
有多远。

后来到外地求学、工作，真的走

出了那些山，并遇到了更多的山。
工作之后，跟妻子两地分居，真

正意义上自己的家，先是安在了泰山
脚下，孩子也在这里出生。有十多年
的时间，聚少离多，一直在济南泰安
之间往返奔波，每次快进到泰安境内
的时候，泰山巍巍的身影扑面而来，
就意味着快到家了。

泰山总是静默，但来去之时，她
却仿佛是在欢迎与送别。就这样，我来
来往往，一次一次与泰山相见又离开，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一年又一年。

现在搬离了泰安，前段开车路过
的时候，又远远地见到泰山，忽有时
光交错之感，觉得如同老友一般亲
切，还小小地感慨了一下。转念一想，
恐怕泰山应笑我多情吧。

山只是自然的风景，中国的传统
文化中，山被赋予了极为深厚的文化
内涵。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历代的文人雅士喜欢写山、画山，黑
白浓淡的水墨，就可以勾勒出山山水
水的气象万千，再点上一两个人物，
天人合一的意境就有了。在佛家，山
被赋予更深奥的意境：看山是山，看
山不是山，看山仍是山。

山是包容的，无论是帝王将相，
还是平头百姓，都一视同仁。泰山岱
顶石刻众多，风格各异，在“雄峙天

东”和“孔子小天下处”碑刻相邻的石
壁上，有康熙写的“果然”二字，字不
大，也不醒目，三者放在一起相互映
衬，颇耐人寻味。岱顶还有一方民国
的石刻，并不起眼，“眼底乾坤小，胸
中块垒多。峰头最高处，拔剑纵狂
歌。”这该是一个怀才不遇的书生吧。
帝王远去，书生不在，只有山依旧。

但人对山还是有分别的。有一
年，带着“归来不看岳”的万千期待，去
了黄山，结果恰逢旅游旺季，山下等
索道排队用了4个小时，人困马乏，到
了山顶，兴趣消耗大半。看到山巅石
头上刻着的“一览众山小”，总感觉不
合时宜，这明明是写我们泰山的嘛！

“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人生的
旅途上，我们要走很多的路，也会遇
到很多的山，有的是擦肩而过，有的
驻足远观，有的一见如故，有的相知
多年，有的甚至一生都不会遇见或者
再见。

人与山的相遇，恰似人与人的相
逢。即使是同一座山，不同的时间去，
看到的风景是不同的，人的感受也是
不同的。

不久前看到一句话，“人生无常，
宛如夕颜之甘露，行事遇人，应保持
一生只遇一次的心情。”

人如是，山也如是吧。


	B04-PDF 版面

